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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齐致翔

京剧无价评估有情
——全国重点京剧院团评估之所思、所感、所悟

有幸参加文化部实施的全国重点京剧院团的评估，使一

生从事京剧和戏剧工作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惊喜。

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一路仰面掬手，欣然走过。

多年来．我曾经历和目睹过一些京剧院团的改革，可以

说办法想尽，收效不多。症结何在?首先在对京剧的价值、京

剧的规律、京剧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意义认识不足，或认识

有误。我认为，京剧要振兴，必须要扶持，要保护。京剧的生

存和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同。我欣然，是因为我看

到文化部对全国重点京剧院团实施的评估，是根据党的十六

大提出的关于“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

目和艺术院团”的精神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国家扶持”成为

评估工作的主题词。此乃京剧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当我“走进”我们所要评估的浙江京剧团、福建京剧团、

江西京剧团、广西京剧团、云南京剧院、上海京剧院、江苏京

剧院、江苏长荣京剧团、南京京剧团，目睹他们今不如昔或今

日黄花明日不再的现状，想到评估的结果会使“几家欢乐几

家愁”，尽管这“愁”是暂时的，但心情还是格外沉重起来。评

估的目的不仅为“扶持”，更为推动改革，首先要端正艺术方

向．推进艺术改革。由改革催生的活力和自我造血功能对京

剧院团的健体强身，比国家的扶持更有长久的生命力。改革

才是院团生存、发展的保证和希望。故，莫道优胜劣汰，评估

无情．“几家欢乐几家愁”，细一想，“道是无情却有情”。沉重

遂不再萦怀。

奈何“杞忧”尚存——申请参评的京剧院团及其上级主

管也能这样释怀么?在与评估组的接触中，他们是那样的重

视，那样积极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好令人感怀、敬佩，目的自然明确。但，如果一旦评不上“重

点”呢?还会那样令人感动地对待自己属下的京剧院团吗?

甚或愈加关心、扶持、保护和激励?以更大的力度和信心帮

促他们健体强身，赢得下一次的复查和竞争吗?

相信会这样。

——评上就活，评不上就死，是对评估和扶持的最大

误解。

评估，使我们对京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乃至对京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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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剧院演出《宰相刘罗锅》

规律和命运做深入的思考。评估是京剧人重新认识京剧的

课堂。评估的意义大于评估本身。

面对国家的扶持．我们该是怎样的心情?

京剧终于盼到国家扶持了．能不喜吗?漫卷诗书喜欲狂!

可京剧竟然走到必须由国家扶持了，能不忧吗?忧在深

山无柴烧!

国内文化大环境对京剧的生存与发展已很不利。北京、

上海每年都搞国际艺术节或国际戏剧演出季，却很少搞中国

传统戏剧节或演出季。许多大剧场上演英、美、法、加等西方

的剧目和音乐剧。一演就是一月；国内的京剧院团却常为找

不到京剧演出舞台而叹息。元旦、春节期间本是京剧演出的

旺季，但即使中国京剧院这样的国家剧院也难以在北京找到

愿意承接“无利可图”的京剧演出。京剧对国人尤其对年轻

一代鲜有吸引力。京剧的尴尬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疏远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愈来愈多，对传统艺术代表的价值观

和审美观愈来愈淡漠。源头是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衰减。但能

怪别人疏远和淡漠吗?京剧自身有何责任?

是时代冷漠了京剧?还是京剧落后于时代?观众是在对

封建文化的判识中，疏远了京剧。传统剧目中对真、善、美的

歌颂，对乐善好施、励精图治、伸张正义、抑恶扬善的宣扬，总

是有益的。但作为过去时代的产物，让它们在当代舞台上具

有长久的生命力是不现实的。它们与时代的距离愈来愈大，

即使是“民主性精华”，也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当戏曲

舞台主要表现这些内容时，又怎能让当代观众接受和欣赏

呢?

除了内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京剧的“形式美”尚难引起

多数人的兴趣。形式美或日程式美，是京剧生存、发展的命

门。有些新剧目，内容很新，却缺乏程式美的创造，或虽有创

造却离京剧太远，观众依然觉得京剧“不好看”。忽视京剧的

“形式美”和缺乏艺术创造力，是京剧萎缩的主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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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不能因循守旧，

更不能随心所欲。国粹要在保持传统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增

值。我赞成“继承传统、激活传统”，而不赞成“恢复传统、回

到传统”和“暂不创新、全力抢救”。实际上，抢救一直在进行。

“京剧音配像工程”、“京剧晚霞工程”和“彩霞工程”是党和国

家领导人直接领导的最大的京剧抢救工程。创新，也一直在

倡导。国家定期举办的“中国京剧节”、“中国艺术节”、“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都旨在推出新的创作，呼唤传统艺

术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回顾京剧发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历史，对认识京剧的

继承、革新与发展更有益处——

徽班进京怎就造成徽汉合流．而诞生了京剧?

花部怎就取代了雅部．而造成京剧的崛起?

清末民初至上世纪30年代怎就成就了京剧的鼎盛而风

靡华夏?

新中国成立后的“改制、改戏、改人”怎就焕发了京剧的

新生?激发出新的创造力?绽放出巨大的繁荣?

文革前怎会出现那么多高质量的京剧现代戏?以至被

打造成时至今日在艺术上尤其在音乐上仍难逾越的“样板戏”?

改革开放以来怎又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堪

称里程碑式的精品、大作?

根本原因是：有一代代具有改革意识和非凡创造力的名

家、大师存在。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奋力创新，不屑雷

同。不然，怎会有各据一方的“三鼎甲”和不断攀升的“三代

高峰”?怎会有风流不让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怎会

有名震遐迩的“杨霸王”和“金霸王”?怎会有那么多风靡全

国的艺术流派和刻着艺术家名字的各具风范的代表作?怎

会留下那么多让我们“吃之不绝，享之不尽”的传统老戏?算

一算，梅、尚、程、荀一年创演了多少新戏?一生创演了多少

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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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里有“队伍建

设”一项：“院团领衔主演需在

京剧界乃至戏剧界有一定的

社会影响。”这是一条很高的

标准——当今京剧舞台上称

得上“在戏剧界有一定社会影

响”的已然不多。人才匮乏已

经是京剧最大的危机。

中国京剧院没了李、袁、

叶、杜，北京京剧院没了马、

谭、裘、张，上海京剧院没了周

信芳，浙江没了盖叫天，天津

没了杨宝森，河北没了奚啸

伯，武汉没了高盛麟，云南没

了关肃霜，西北没了尚小云，东北没了唐韵笙，内蒙没了李家

班，重庆没了厉家班⋯⋯他们才是真正“有社会影响”的人。

没了他们，我们怎么办?

诚然，我们亲历过与我们同时代的尚长荣、杨春霞、朱世

慧、刘秀荣、李维康、于魁智等这样在京剧的继承、发展的某

些方面超越前辈或别具光彩的新一代艺术家。我们为他们

骄傲，但应承认，他们还没有全面超越他们的前辈，还没有

创造出全新的自己．没有培养出可望继承和超越他们的继承

者。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否“流”下来，也很难说。

没有传承者．对京剧人来说只能是历史的过客。

《曹操与杨修》问世十八载，至今无人传习。连偌大的上

海京剧院都未能继承自己对京剧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戏，

又指望谁来继承?

《杜鹃山》的唱腔设计加上杨春霞的唱法，其创新价值就

整体而青，至今无人超越，甚至无人比肩，难道现代京剧音乐

的高峰就止于《杜鹃山》和杨春霞?

京剧音乐靠专业作曲家的现代作曲法(包括《杜鹃山》)，

弱化了京剧演员自己设计唱腔的能力，而唱腔设计的过程正

是演员体验人物、创造人物、认识音乐、驾驭音乐的重要过

程。没了这个体验、驾驭和创造，还能出现新的流派吗?

朱世慧真是时代的独生子吗?他的“热闹一时”只为证

明“丑就是丑”吗?

李维康以天生的资质和难得的聪慧．集梅、程、苟、张之

长，创造了公认的属于她的“美声”，本可荟成独特的流派，

却凶疏于有胆识的品评，有权威的理论构建，有刻意追随的

门生及传习者，就此中止。

于魁智以高音喁李(少春)，以亮音唱杨(宝森)，摩李、杨

之神髓，显自己之灵性，宽厚圆润，声可夺人，表演上孜孜以

求，新剧目不时推出，为何不能创出一个“新余(于)派”?

造就尖子人才，应是各京剧院团的当务之急!但不止

“角儿”，二路、三路、四梁四柱、文场武场、容装衣箱，各路人

才都要培养。整体演出必须是“一棵菜”。

“一棵菜”．不仅指团队精神，首先是一种合理的配置，合

格的阵容。没有马、谭、裘、张，何来《秦香莲》、《赵氏孤儿》、

《状元媒》及我国最优秀的传统大戏《龙凤呈祥》、《群英会·借

东风》?没有李、袁、叶、杜，何来《野猪林》、《白蛇传》、《将相

和》及我国最早最成功的现代京剧《白毛女》?没有马、谭、

裘、张、李、袁、叶、杜的合作，何来建国十周年虎踞龙腾的《赤

壁之战》和《西厢记》?没有1958年中国戏校毕业生的整体

落户，何来中国京剧院四团——我国第一个最整齐的京剧

青年团?何来我国第一个完全由青年演员创演的一举冲天、

传承至今、流布全国的“新传统戏”《杨门女将》?

阵容不整，好戏难出。阵容不整，观众难来。

看重阵容。就是看重市场，尊重观众。于魁智本人已很

有人气，他演《野猪林》、《响马传》、《将相和》，仍请杨赤；演

《大·探·二》、《伍子胥》、《杨家将》，仍请孟广禄、邓沐玮或杨

燕毅：梅派翘楚李胜素被他揽于身侧，作成当今生、旦最理

想的搭档；琴师赵建华、鼓师苏广忠成为他形影不离的合作

者，无论谁邀，即使一段清唱，也需同行，否则，个人报酬再高

也不去：如邀他排新戏，他更要求与他平素的合作者悉数加

盟。于魁智懂得，没有阵容，就没有质量。

人才匮乏．还体现在主创队伍的严重缺损。时下流行

“养编导不如买剧本请导演”。导演也只请能获奖的，功利心

之重和目光之短浅可见一斑。

当记，中国京剧院李、袁、叶、杜蔚成大师，离不开马少

波、阿甲、范钧宏、翁偶虹、郑亦秋、刘吉典、赵金声等编剧、导

演、音乐、舞美大师的出色创造与长期合作。如今的京剧院

团，不培养主创人员，使本已不多的编剧改行，使屈指可数

的几位大导演、作曲家、舞美家不得不经常“上天”行走，浪费

了他们宝贵的创造精力。剧院团也难再形成有社会影响和

国家水平的剧院风格。

对剧团来说．人才培养与演出同等重要。私下演十场，

不如台上演一场，见不见观众，对演员成长绝不一样。

今天对京剧人才的要求，与过去不尽相同。他们不可能、

也不需要像他们的前辈学那么多的传统戏，却需要学习更多

的他们的前辈所不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杨春霞演梅派、张派

戏不可能超过她的老师；但演《杜鹃山》，却可使人相信：即使

其老师健在，怕也难超过学生。但，青年演员最重要的学习

仍是继承。不继承就不能发展。传统戏虽学得少，但要学得

精，学得深，学出并演出自己的和超越前人的特色。

过去的人才、名家、大师，很多人条件并不理想，许多人

却利用自己的条件，创出自己的流派。以唱腔为例，程砚秋

以“鬼音”创出程派：周信芳以“沙音”创出麒派；言菊朋、马连

良均扬长避短，创出言派和马派；杨宝森缺高音，将余叔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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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腔平唱，反突出了他的醇厚、平实，形成杨派；李少春嗓音

“塌中”后，用低到不能再低的“趴趴调”创出《野猪林》中“大

雪飘．扑人面”的极新颖又极富感染力的“反二黄”唱腔，成

为“李派”经典：李金泉不刻意学李多奎，他承认是因不具备

老师的嗓音和气力，却由此创立了更具时代美和女性美的

“新李派”老旦唱腔；杨乃彭得余派、杨派大师杨宝忠之亲

授，却在老师的鼓励下，将余唱厚，将杨唱高，形成自己的演

唱风格；刘长瑜宗花旦，不刻意学苟，也是根据自己的条件，

另辟新径⋯⋯

可见，不是非有“金嗓子”、“亮嗓子”才有出息，才能成为

名家和大师的。

把京剧艺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由国家明令扶持，并号召全民族珍惜、爱护，这在历史上是从

未有过的。与封建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不同；与民国时期作为

高雅艺术为学界尊崇、作为流行艺术为大众娱乐也不同；与

“文革”时期一些权势者利用京剧更不同；其理性的反思、体

察和认知异常深刻，既充满感召力，又富于人性化。

此机遇。千载难逢。

此认知．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成为全民族与全社

会的认知。

虽然大环境在改变，但京剧在中国的影响，仍不分男女

老幼，士农工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父老乡亲，港、澳、台

同胞，海外华人华侨，虽语音各异，却无人不知京剧。

广西南宁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到第二届

就吸引了东南亚十国的京剧票友乃至非洲的票友云集共

唱．造成东盟“文化博览”的一大景观。广西区政府已将“东

南亚京剧票友大赛”列为今后每届博览会的固定节目。

云南京剧院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以京剧表现少数民族生

活。从关肃霜的《黛诺》，到今天获文华大奖的《凤氏彝兰》，

薪火相传。京剧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共享的戏剧。不仅如

此．新一代少数民族的京剧演员在崛起，有望成为云南京剧

的中坚力量。

福建在建设“海峡西岸发展带”的同时，特别看重京剧作

为连接两岸文化的纽带、增进民族亲情的润滑剂的作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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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世纪，福建的京剧观众未见减少，反而增多，尤其是青少

年。盖因新生代观众从小学说普通话，工作后也说普通话。

普通话的普及成为福建青少年乐于接受京剧的桥梁。鉴于

此，福建京剧团更多地创排现代戏，把它们送到大、中、小学，

培养了大批爱好京剧的新观众。

在国际大都会上海，京剧新剧目的创演，不仅是他们在

文化建设上领先全国的标志，也成为他们向世界展示上海乃

至中国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

作为国际休闲之都的浙江，也在尽一切努力促京剧振

兴。在他们看来，没有京剧，何以休闲?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何以有共同语言?浙江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影响岂不要

打折?

京剧的魅力是无穷的，又是无边的。“博大精深”与“谁

都能哼两口”是对“国粹”较完整的涵盖。也是京剧机遇与挑

战永远共存的重要原因。正所谓“雅俗共赏，风月无边”，这

是京剧最可宝贵的美学品格，也是它最美、最难企及的境界。

此造就了京剧自身最广袤的生存空间——可弘扬传统，可趋

同时尚；可打造精品，可烹制快餐；可居庙堂，可入陋室；可高

雅，可通俗；可历史，可现代；可中国，可外国；可大众，可小

众；可观赏，可自娱；可集百剧之长，可融异国之韵⋯⋯万物

皆备于我．我可游于万物之间。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把京剧誉为“国粹”，

本世纪的中国人难道不如他们吗?梅兰芳第一次将京剧带

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就倾倒了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

化不同、审美情趣不同，上至文化界名流、下至普通老百姓的

世界各国人民。中国的梅老板遂成为美国的梅博士，靠的是

京剧赋予他的灵性和他对京剧的虔诚。本世纪的京剧人难

道没有梅大师对京剧的酷爱和敬畏之心吗?

我不信。

请看．新的一天正从评估开始。

(齐致翔：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一级编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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